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《霸王歌行》在剧场艺术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创造，但它并不像当代那些主张取消戏剧文学性的剧场把戏，
而具有厚重的文学内容。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必然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它在剧场艺术方面的创新必然地依赖戏
剧文学的创新，或者反过来必然地要求戏剧文学的创新。 
    亚里斯多德《诗学》的贡献之一是把戏剧和史诗区分开来，他指出了戏剧的“扮演”本质，用以区别于史















    剧本的第一人称抒情诗文体、表演的跨越话剧边界和舞美的鲜明性、独创性共同构成了《霸王歌行》的浓
郁风格。也许有人还不能消化它，但是它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难以忘怀的。  
 
